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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学韩语
杨逢彬

! ! ! !我在韩国呆了一段时间后，有
次到外大附近农协商场，想买包白
糖。虽然韩国大多数营业员的英语
水平不敢恭维，但我找了一圈之后，
还是只好对一女营业员说我要 !"#!

$%。她带着我走到蔬菜摊位，指着某
种蔬菜，发出类似 !"#$%的声音。我
忙说：“&'(&') 菜蔬，&') 野菜。”原
来，韩国人叫萝卜白菜等大路货蔬
菜为“菜蔬”，叫茼蒿、菠菜、苏子叶
等为“野（*$）菜”。眼看没法交流，她
对着我微笑，我也报以微笑。
突然灵机一动，韩国话中不是

有大量来自汉语的词吗，干嘛不试
试呢？于是说：“糖！糖！”这回营业员
懂了，带我到某柜台，拿出一袋红
糖。我忙说：“白糖”———“白”是上海
音，因为我知道韩国话和上海话一
样有入声字（短促，不拖音）。营业员
又对我无奈地笑。我想，白糖总会和
红糖在一块儿吧。果然一下就找到
了。看上面的韩国字，“糖”前面的字
发音为 !+,，我想，大约是砂糖吧，
但“砂”是平声字，不会有“,”这个入
声标记；又想，!+,不是“雪”的发音
吗。原来，白糖叫“雪糖”啊！类似的

还有麦酒（啤酒）、病院（医院）、巨视
（宏观）等。

-../年，我的韩国同学边滢雨
告诉我韩国话总词汇量的 012来
自汉语。几年后，我在北大认识的韩
国朋友李鸿镇先生寄了一整套韩国
语自学教材给我。3113年，我在武

大带了一位韩国博士生申永子，她
每周教我一次韩语，持续了约 4个
月，仅此而已。因此我 31--年夏到
韩国教书的时候，是试着用英语交
流的。但很快发现不灵，韩国懂英语
的人不多。我供职的学校较偏僻，呆
家里还不闷死？不出去散心是不行
的！教课太累，也不愿抽时间专门学
韩语。只好看有中文字幕的韩剧，消
遣学习一举两得。这招还真管用，两
个月后，我就能一个人到全韩国旅
游了。诀窍就是，结合汉语，包括各
地方言学习发音类似的韩语。比如
长沙话说“何（'）得了啰！”（怎么办

哪），韩国话便是“何
（'）得格！”长沙话说：
“外大何事去（,+）
啰？”（外大怎么走？）
韩国话便是：“外大何
得格去（,$）哟？”上海话“味道”为
“咪道”，韩国话“未来”为“咪来”。

有次我去显忠院（忠烈祠或国
家荣誉军人公墓）参观，出地铁站后
问一姑娘：“显忠院何得格去哟？”她
答：“哦，显忠院！”然后指路。我听出
她有纠正我发音的意思：重音在
“院”上。31-3 年 5 月，我去参观江
陵端午祭，先到首尔江南 )+%67&$8，
到售票窗口说：“江（#$&#）陵 )+%67!

&$8，汉拿（一张）。”到江陵总站，叫
辆出租车，对机师（司机）说：“南大
川，端午（6"）场。”机师纠正道：“南
大川！端午（6"）场！”重音在“川”和
“场”上。原来韩语不论双音词还是
三音词，重音多在后一字。一会，机
师说，南大川很大，车（9$）停哪儿？
我不会回答，忽然想起首尔有南大
门、北大门、东大门、西大门，于是用
汉语说：“门！”机师道：“: !++( 门(

#$)+;”顺利到达目的地。

三个小家伙
姚锡娟

! ! ! !大女儿十七岁那年，
抱回来一只小母狗，名唤
嘟嘟。它黑耳朵，黑眼
圈，黑鼻头，黑尾巴，黑
而亮的眼睛外加一身雪白
的短毛，四条小细
腿，就像个刚出生的
小羚羊。我从女儿手
中接过娇小玲珑的嘟
嘟，不，应该说是女
儿硬把嘟嘟塞到我怀里
的。那轻软的毛茸茸的小
躯体让我全身发麻，这可
是我第一次抱小狗啊！
当嘟嘟用深情幽怨的黑眼
睛羞怯地望着我时，我已
不可能拒绝，尽管因此我
连续做了几晚躺在毛堆里
的怪梦。
我接受了它，并不等

于爱它，嘟嘟不是那种很
会撒娇的小狗，它内向，
不太主动跟人亲热，一双
美丽的眼睛有些戒备地远
望着你。直到有一天，我

们夫妇俩一起上街，回家
一推门，嘟嘟激动地奔跑
过来抱住我们的腿，簌簌
地颤抖着，呜呜地叫着，
似在诉说它独自守在家中
的寂寞、害怕。我惊呆
了，我已经许久没有经历
这种被期盼被渴望的场
面，已经很少感受这种毫
不掩饰的真情了。我抱起

它，抚摸它，安慰它……
它占据了我的心。
相继来到我家的是两

个小公狗 <"9, 和波波。
女儿的任性和狗狗的可爱
让我又一次妥协，我
们一下子养了三条
狗。随着两个女儿离
家开始她们自己的生
活，我们两口子成了

名副其实的狗主。
波波是条漂亮的长毛

西施狗，眼睛又大又黑又
圆，鼻头也是黑的。<"9,

活泼，聪明且有一点小小
的狡猾，是一条杂交的白
色短毛狗。眼睛、鼻头、
嘴巴、耳朵全是棕色的，
左眼圈和腰部都有一大块
淡棕色斑记，称作“蝴蝶
狗”。

都说我偏爱 <"9,，
也许是吧，因为它实在太
聪明了。它会察言观色，
凡是嘟嘟、波波讨我们喜
欢的地方，它一定做得比
它们更出色。一天，我偶
然拿出个口琴来胡吹了几
下，波波竟按着音调
“唱”了起来，我一个一
个音阶往上吹，它居然也
一个一个音阶往上唱，真
的是拉得长长地“唱”
啊，并且还是个贝司！我
们喜出望外，抱着波波又

亲又夸。<"9, 看我们宠
着波波，也想唱，可就是
唱不出来，急得团团转。
终于有一天，当波波的男
低音再次响起，突然，一
个圆润的长长的高音压倒
了一切，我们惊愕地回头
一望，只见 <"9, 端坐在

沙发上，竖起耳朵，捕捉
琴声 =睁大眼睛，调整身
姿，小嘴嘟得圆圆的，认
真地“唱”着呢！于是，
一个低音，一个高音，一
支口琴，重叠交替着，比
人的音乐会还要热闹。
那天，我一个人躺在

床上，关节疼得我唉声叹
气，好不凄凉。突然 <"9,

冲进卧室，前脚搭在我床
沿上，温柔地舔我的手，然
后就后脚蹲地，挺直身子，
扬起脖子叫了一串又一
串，就像是我受了谁的欺
负似的，它用叫声宣称它
救我、安慰我来了。此时的
它英气逼人，那大义凛然
的气概，令我动容！过了几

天，我为了再次享受一下
这种“待遇”，便唉呀唉呀
地装了起来，<"9,不由分
说又冲进了房。没料到聪
明过人的它在我床边转了
一下，就判断出我是装的，
悠悠地踱出房去了。这小
坏蛋，以后任我怎么“唉呀
唉呀”的，它再不理会。
那年我先生去拍电视

剧，带着 <"9, 去玩。开
拍的时候，我先生在床上
熟睡着，身旁放着
一把匕首。 <"9,

突然轻轻跳上床
头，护卫在先生身
边，然后警觉地四
周一望，伸出爪子悄悄把
匕首扒至自己身下遮蔽起
来。多么合乎规定情景、
人物关系，真是“天上掉
下个狗明星”哪！

可怜的 <"9, 和波波
为了求得嘟嘟的欢心，难
免吃醋争斗，多少次厮打
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我
们拿扫把、木棍都无法把
它们拉开。可不论是波波
的强攻还是 <"9, 的柔情
都动摇不了嘟嘟坚守玉身

的意志。为了求得和平共
处，我们不得不对二位“男
士”作了“节育”手术。

波波只认一个主儿，
是大女儿带它回来的，它
就对她忠贞不二，我要批
评我女儿几句，它就要挡
在前面，冲着我汪汪直
叫。几年不见，大女儿带
着满月不久的小外孙女回
来探亲，真是奇了，波波
一见女儿就亲热地追随其

后。女儿把小宝贝
放在床上睡觉，波
波竟踮起脚来凑近
她，我怕它咬小宝
贝，正要斥责，谁

知它轻轻地舔舔她的小
脚，又蹲在她的床边不
走，守护着小宝宝……

<"9,生性好奇，我们
拖地时，它最不解的是缘
何拖把老在地上动来动
去，于是它不仅围着拖把
汪汪狂叫，还要咬它，要降
服它。那天我正在午睡，
<"9,睡我床下，钟点工小
李来拖地，拖把拖到床底
下，<"9,便叫着，咬着拖
把不放，从农村来的小李
见惯了乡村野狗，从不当
它们是稀罕物，于是与它
斗将起来，可怜 <"9,哪是
小李对手，它咬得越紧，小
李便越使尽全力把拖把一
拉一推，只听狗狗一声惨
叫，熟睡中的我一跃而起！
一片沉寂后，只听得 <"9,

刺痛心肺的呜咽之声。我
好不容易把满嘴鲜血站立
不稳的 <"9,唤出来，唉，
狗狗的牙都给打坏了！我
不好意思责备小李，只怪
自己关照不周，我对不起
<"9,;

<"9, 十分坚强，经
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自我调
治，虽留下牙疾，但也生
活得正常快乐。面对这三
个小家伙，我差不多成了
兽医。我的外孙女见我耐
心地侍弄它们，认真地对
我说：“我知道了，它们
是婆婆的 >$?*;”

虽然是粗养，它们倒
也分别活了 -@、-0、-A年，
堪称高寿。小家伙们带给
我的快乐是无法忘却的，
只是那种离去时的伤痛，
使我再也不敢养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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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几日，远在英国、美国旅居多年
的几位高中同学相继回沪探亲，老友难
得一见，小聚浅酌。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
算起来，大家相识已近半辈子———

-A年前，好坏也算“尖子生”的我们，
自觉是天之骄子掌握着世界之钥，每天
讨论的无外乎英语课文、数学精编、物
理竞赛；-A年后，人近中年标准“上
有老下有小”的我们，人生之路几已定
型，有四大的、有投行的、有律所的、
有自主创业的、还有全职太太的……每
个人在各自的跑道上疾驰，少了几分不

切实际的志存高远，多了一点稳扎稳打的脚踏实地，
更淡了原先暗暗存着的一较高下之心。是的，当年再
怎样飞扬的少年，如今也不过在俗尘里或挣扎着或悠
游着。那些家长里短的琐碎，无法回避。

工作的事，彼此无甚交集，不过寥寥几句交代，
倒是聊到子女成长，教育理念，话匣子打开了就收不
住。言谈之间，依稀仍有当年的影子，却也掺杂了流
光的变迁：急躁好胜的仍然快言快语，思想独到的终
归言之有物，温文尔雅的更显体贴柔和，自卑寡言的
已是淡定从容。

当年的英语课代表如今在伦敦工作、生活已久，
回沪时候，考量最多的是一岁女儿的中西方文化教育
选择，如果在两种语言不可能一样精通的情况下，希
望孩子更好地掌握哪种语言？行程匆匆的她，甚至还
抽空往我们母校国际部一探究竟。而由她引发的，在
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到底该更多地教孩子中文还是英文
的问题，迅速地被提到了班级微信群里。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社会的发展
抵挡不了趋同的浪潮，而在竞争中摸爬滚打已久的我
们，却深谙日趋平坦的世界，只不过是迫使我们和我
们的下一代跑得更快，才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
们这些已是为人父母的，早早为下一代的技能点操着
心。
对于跟着父母迁徙，自幼生活在海外的新一代而

言，语言与文化传承都已不可避免地黄皮白心。当年
各方面成绩都极其拔尖的老班长说，根据对一种语言
使用的需要，做到“足够好”就行了，需不需要“更
好”，看我们目前定义的应用场景，是
为了工作，还是生活，还是汲取学术
营养。人为规划母语与非母语应该哪
个更好，往往改变不了结果。

但他也承认，私心里更希望孩子
们能够理解并传承东方文化，作为华夏子民，如果我
们的孩子将来不能理解“云淡风轻”、“相忘江湖”
这些意境，总觉得会很难过。而对学业、职业各方面
始终是中文使用者的我来说，古往今来的诗词先贤，
中文之美，自然无可替代，但西文书籍的独立思辨与
开阔视野一样不容忽视。替孩子怎么选？每个人真的
都很纠结。
可再细细一想，又为什么要让我们来选？身为孩

子在这个世界上的带路人，我们总是守护得太多，引
导得太多，拖着孩子往前冲，却没有引着他们看到更
多风景。择中还是择西，其实我们只能展示，却不必
强加。孩子是独立个体，不是为了贯彻我们的理念而
来。

是的，我会觉得人一辈子最大的奢侈是平平凡
凡，而没看过《红楼梦》会是巨大遗憾，可也许到了
孩子们的一代，却会觉得成功是福，而阅读古奥艰涩
的《红楼梦》会是巨大负担。我们能做的，是即便自
己不认同的不喜欢的，也尽量让孩子们有机会可以看
到，可以选择。
亲爱的孩子，我们曾经年少，我们已然苍老，我

们不会再有青春时光肆意挥洒，我们只余留琐事缠身
默默努力。
亲爱的孩子，我们的能力可能不大，我们的野心

却也不大。
亲爱的孩子，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我们带你们去

看；你们想要什么，你们自己去选。

给先生的礼物
施 政

! ! ! !给蔡先生挑礼物是件很头痛的
事，七十多岁的年纪什么起伏跌宕
都经历过了，台上演出时是小提琴
首席，台下则连教过的学生都成了
权威，举手投足间自然地积淀着威
势，实在是让送礼物的我很头晕。
初识先生是由人介绍了带儿子

去试课。因为蔡先生教学生都要先
试，音准、领悟力、包括手指条件
都要看看，等觉得满意了才会答应
教。所以是提着心去的，一直到先
生跟我们确定了每周上课的时间才
放下心来，又想起朋友说过其实先
生连家长都要看看顺不顺眼，不然
也是不肯教的，于是心中便愈加窃
喜，有些被隐约表扬后暗暗的闷
骚。继而是惴惴，所以每周陪儿子
去拉琴就变成了件严肃的事，不论
是着装还是言谈，甚至连随身带的
解闷的书都要仔细斟酌。

蔡先生跟我父亲同一年生人，
如今都是七十四了。父亲因
为几年前的脑梗，现在行动
多少迟缓些。我因此尤其关
注蔡先生的身体。先生早年
有哮喘，身体也是极弱的。
医生嘱他，若是想要健康便要多运
动，不然别无他法。于是先生便开
始了坚持快半个世纪的运动习惯。
最厉害的是跑步，每天一个多小时
雷打不动，下雨天撑伞、刮风天戴
帽，反正总归是要跑的，坚持到现
在几十年。因而每周日儿子的小提
琴课我都比上班还较真，一点不敢

迟到。要是晚个十分钟，老先生就
老神在在地晃出门跑步去了，留你
在门口等个地老天荒也怪不了谁。
甚至心里除了怪自己疏忽还会有些
羡慕，要是自己老爸能把我甩在门

口出去跑步，我哪怕等个昏天黑地
也是高兴的。
同龄人自然也有同龄人的共通

之处，自己老爸“文革”时候因为
倔而吃了不少苦头，先生好像也是
一样。最绝的事好像还是跟运动有
关。据说医生告诉他游泳对他的身
体最有益处，于是他便下狠心学。
说下狠心真是不夸张，因为他担心
在浅的地方永远学不会，于是就憋
住气直接往深水区跳，居然就这样

学会了。学会了的高兴是难
以形容的，所以回到乐团逢
人就说，有心人听到了就直
接给他报了第二天的横渡黄
浦江。当时流行学习伟人，

全国的江大概都被横渡过，报了名
就不能不去，不然什么都能给你联
系上。蔡先生说他是贴着横在江面
上的绳索过去的，上岸时两条腿还
在不住地抖。先生的眼睛可能是因
为近视的关系有点凸，因而显得很
大很圆，说这事儿的时候瞪得大大
地看着我，我于是也努力瞪得大大

看着他。回家之后说给老爸听，老
爸也就瞪大了眼睛问：那他没事
吧？我回答：现在还能瞪着眼说话，
应该就没事吧。像这样的事那个时
代有很多，每每夜里想起来真是会
笑也会哭的。

蔡先生教孩子最注重基本功，
所以儿子跟了三年，空弦上的练习
一直都没断过。他的名言是：什么
是差不多？音，高一点，错了！低
一点，也错了。除了正好的那个
点，其他都错了。这个我记得很
牢，还把它记在了随身的笔记本上
说给老爸听，他听完悠悠说了一
句：人要是想在一个领域有所建
树，大概都需要有一些这样的“一
根筋”精神。

其实先生只是对自己“一根
筋”的多，对于学生还是比较怀柔
的。儿子上课拉得不好的时候，他
就会说：现在你这样拉，隔壁居委
会的老妈妈们听了，一定在商量该
怎么表扬你。这样的话听多了，儿
子也就摸到了点门道，练习的时候
常会问我：你觉得我今天的水平是
居委会表扬还是蔡先生表扬？
选了半天，我决定送先生一副

防风防水的户外手套，毕竟这一段
日子的天气颇多风雨，伊要出去跑
步，总归是用得到的。还有就是真
心觉得这样的老先生居委会应该多
开会表扬，老爸们年纪都一点点大
了，如果都能把女儿甩在门外自己
去跑步，做女儿的该有多幸福啊！

彭培炎
一纸飞鸿

（二字常用词）
昨日谜面：学着过日

子（三字摄影名词）
谜底：生活照

（注：照，照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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